
小林尚礼，日本千叶县人，毕业于京都大学工学部。大学时代是京都大

学山岳部的注册会员，曾遍览日本各地山川。1996年因梅里雪山登山

计划的契机，开始志愿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家兼自由作家。现任京都大学

学士山岳会理事。



1991年1月，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登山事故，中日友好联合

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全部遇难。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

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

山峰。事故发生后，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方搜索。搜索队伍中一位名叫小

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更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

亡灵回到亲人身边，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

体。《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就是小林尚礼多年艰辛搜寻的记

录。

第一，梅里雪山山难中遇难的中日联合登山队是怎么来的？

第二，本书作者小林尚礼为什么要花二十多年搜寻登山队员的遗体？

第三，梅里雪山山难如何改变了当地人和登山队员亲友的人生？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真真，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梅里雪

山》。

1991年1月3日，在云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梅里雪山”登山事故：中

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共十七名队员，遭遇了雪崩，全部遇难。这是人类登



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

类唯一无法征服的山峰，至今无人登顶。

事故发生后，中日双方对登山队员的遗体进行了搜索。因为天气可能引

发进一步雪崩，官方的大规模搜索不得不结束。可是一位名叫小林尚礼

的日本登山队员，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在之后的二

十多年里，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

小林尚礼将他二十年来搜寻队友遗体的全部过程，写成非虚构文学，也

就是我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在雪山

上二十多年的搜寻中，小林尚礼从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气盛的外国登山

者，变为一名头发花白的皮肤黝黑的神山守护者，他用不熟练的汉语和

藏语，融入了藏民的生活，成了一位专注藏民文化的摄影师和作家。

接下来，我会从几个问题入手，为你讲述三十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山

难，和它背后的故事：这支中日联合登山队是怎么来的？本书作者小林

尚礼为什么要花二十多年搜寻登山队员的遗体？山难如何改变了当地人

和登山队员亲友的人生？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次登山活动的缘由，为什么这次攀登队伍是一支由

中日两国组成的登山队伍？

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在有计划地逐步对外开放，创造和其他国家的

交流机会。对于自然景观丰富的云南，体育活动成了重要的交流途径之

一，比如邀请国外优秀的体育团队，通过登山、漂流等体育活动让世界

了解中国、了解云南。有登山文化的日本积极回应，两国经过数年准

备，1987 年，日本登山队向中国递交了攀登卡瓦格博峰的申请，88年

取得了登山许可，中日双方共同组建了17人的中日友好登山队，队长

是日本著名气象学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日方

的成员主要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的学生，中方的成员则是中国登山协

会和云南省登山协会的专业登山家，还有两位德钦县当地的搬运工。



小林说，这本是一桩好事，登山队的队员都对此非常兴奋。尤其是对日

方来说，这是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准备了十八年的海外登山项目。京都

大学登山队的实力很强，在日本大学中数一数二。有些京都大学登山队

的成员毕业了，依然痴迷于和大学的朋友一起登山，于是组成了学士山

岳会，毕业后继续结伴挑战各种高山。于是日方成员有四十五岁的井上

治郎这样京都大学的研究员，也有三十多岁，已毕业多年的山岳会成

员，还有二十一岁左右在校的登山队成员。

其实这支队伍并不是攀登梅里雪山的第一支队伍，早在1989年，京都

大学山岳社就派出了学者和摄影师组成的先遣队，考察了登山路径。

1990年12月4日，第二支登山队正式向梅里雪山出发，遭遇山难的正是

这支队伍。

小林告诉我们，这支登山队从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

起初，登山队到达了山脚下的明永村。藏民和登山队的科学家们相处得

很愉快，但当真的要攀爬山峰时，登山队遭遇了村民的强烈抗议。登山

队启程前，当地藏民甚至封桥堵路，原本友好的村民拒绝帮登山队搬行

李，拼死告诫登山者，不可以登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一

开始淳朴的藏民们并不知道，登山队一直说的“梅里雪山”这个名字，

指的就是神山阿尼卡瓦格博。

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是云南最高峰，也是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

一，被誉为“雪山之神”。1957年，云南测绘队在制作大比例尺地图

时，以军用地图为依据，将澜沧江西岸的怒山山脉均标为“梅里雪

山”，把卡瓦格博也标为“梅里雪山”，这个实际上的错误叫法便相传

至今。

一直以来，攀登“卡瓦格博”都会遭遇当地村民激烈反对。因为在藏民

心中，神山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山脚下转山是很好的，但绝对不可以攀

爬。藏族有一个传说：“当人类登顶卡瓦格博，神便会离他们而去。依



靠着神生活的他们，便会有灾难降临。”如果有人攀登上神山，山下的

人就会生病，遭遇自然灾害。

可是，登山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二十一年来梦寐以求的登顶目标近在

咫尺，自然不肯就此放弃，于是执意登山，由中方的人和村长安抚村民

情绪。

小林觉得，这是登山队代表的现代的登山文化，与村民坚持传统的神山

文化产生了冲突。不止如此，登山过程中，两国队员之间的观点也产生

了冲突。

小林在书中写道，15日，他们正打算在5100米高度建立三号营地，对

营地的选址，双方在会议上出现了激烈分歧，日方要把帐篷设在更靠近

山体的位置，而中方的副队长宋志义则认为在山体200米开外搭设帐篷

更安全。如果实在相持不下，干脆中日两方分开扎营得了。争执僵持了

两天，宋志义突然同意了日方的建议，把帐篷挪了过来。自此，全员遇

难的关键，三号营地的位置确定了下来。

1990年12月21日，登山队带着日本寺庙的护身符和喇嘛们的祝福，正

式朝顶峰出发。突击队5名队员到达海拔6470米的高度，距顶峰垂直距

离仅240米。突然，气温骤降，暴雪来袭，日本队员在日记中写

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

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结果晚上风又停住了，月光

照亮了下撤和登顶的路，登山队大难不死，又看清楚了最后的地形，回

到三号营地休整的登山队，决定再次冲顶。

与此同时，登山队逼近峰顶的行为强烈冲击了藏民的信仰，成千上万的

藏民甚至在飞来寺向卡瓦格博祈祷：“是时候施展神威了，将自大的登

山者驱赶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

1990年12月29日开始，连续的暴雪将登山队困在三号营地，他们与大

本营的联络时断时续。1月4日早上，天空突然放晴，但三号营地的位



置被彻底掩埋，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至此，中日友好登山队的17位登

山队员全部遇难。

山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没有幸存者，没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

么。

作者说，能确定的是，三号营地的选址是遇难的关键，但由于雪崩规模

非常大，宋志义的选址也不够安全。但三号营地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位

置，而在于时机错了，如果中日双方没有花费两天争执选址，那么登山

队完全有可能安全登顶并撤离。再加上在最后冲顶的时候，出于安全考

虑，又一次推迟了登顶计划，就这样，登山队在冥冥中，再次错过了最

后的好天气。

同年3月，在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举办了一场集体追悼会，学校

的报告厅的墙壁上悬挂了十七人的遗像，那是一场没有灵柩和遗体的葬

礼。前来悼念的人很多，会场里挤进了足足一千五百人。人群里，有一

个叫做小林尚礼的大三男生，小林尚礼也是京都大学登山队成员，因为

回老家放弃了这次登山活动，也因而躲过这一劫。 

之前，作为山岳会的一员，小林和几位成员打算前往遇难同学的家中安

抚他们的家人，他带上了笹仓的照片，希望能给笹仓的父母一些安慰。

笹仓的母亲很平静，没有流泪，只是一直在说儿子的事情，小林写道，

可能泪水已经流干了吧。笹仓的父亲回到家，跟小林说，来喝一杯吧。

喝酒期间，笹仓的父亲大声笑谈儿子的事情，而小林难受得一个字也说

不出来。第二天，山岳会理事来到笹仓的父母家中，给出完整的报告，

解释了停止救援的原委。笹仓的父亲非常正式地道了谢，关于儿子，他

最后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二十一年，真是短暂的人生啊。” 小林这

才流下泪水，原来笹仓是真的远去了。

追悼会上，望着朋友们在遗像上微笑着的年轻面庞，小林不停地

想：“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梅里雪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如



果不能理解笹仓和儿玉等人的死，今后我该如何活下去？该如何面对登

山？”朋友的死，让小林一直无法释怀，也始终难以找到人生的目标。

1996年，小林参加了日本登山队对卡瓦格博的再一次挑战，他们来到

队员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立誓要完成勇士的遗愿。当然，这一路，

也是在村民的劝阻中前进的。

登上雪山，走在当年的三号营地附近，队员中山茂树哽咽了，他原本是

那场山难登山队的一员，想起十七位队友，他一边在雪地上用雪掌艰难

地行走，一边问，“你们是在这下面吗？“这个地方这么冷，为什么要

留在这里啊？”随后，就像是真的有山神一样，当登山队抵达海拔

6250米时，接到东京气象厅紧急预报，这里将有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来

临，队员们紧急下撤，当大家撤回大本营时，天气却依然晴朗。

对于是否再次登顶，日方登山队长建议出于安全考虑，放弃登顶。对于

这个决定，小林感到懊恼又失望，想起此行还是未能完成朋友的遗志，

他说：“就是换掉队长，也得登顶！中山你来当队长吧。”中山和小林

是最想登顶的成员，但此时中山也决定尊重队长的意见，放弃登山。小

林恼怒不已，对中山大喊：“这个时候退缩，我会恨你一辈子！”所有

人其实都知道，回到日本国内，舆论会是怎样的，对于放弃登顶的无数

责难将会等着他们。

可是就在他们下山后，一场大雪崩彻底掩埋了所有基地，从倒伏的树木

来看，那些树木都已生长了百年以上，也就是说，这场雪崩是一百年来

最大的雪崩，小林他们与全队遇难的厄运擦肩而过。 不仅仅是小林这

次的挑战失败了，从1987年到1996年，梅里雪山先后迎接过9次攀登

探险，都失败了。其中有4次是中日联合攀登，有1次是日本单独攀

登，有4次是美国队攀登。因为不想再造成伤亡，也不想再伤害当地人

的感情，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攀登卡瓦

格博神山。



作为比珠穆朗玛峰低2000米的山峰，为什么卡瓦格博这么难攀登呢？

小林告诉我们，原因在于这里的特殊气候。卡瓦格博的冰川是最典型的

海洋性冰川。其南北走向的山势与东西走向的孟加拉湾水汽相交，形成

神秘莫测、瞬息万变的气候。前一秒风和日丽，瞬间便狂风暴雪、冰塌

雪崩。传说中的卡瓦格博峰是九头十八臂的凶神，后被教化，统领边

地，福荫雪域，身骑白马，手持长剑，威风凛凛。

山难的影响还波及了日本。因为山难，曾经全日本实力最强的登山队

——京都大学登山队，山岳社逐渐没落了，人们对于遇难者的关心也渐

渐消失了。

但就在山难发生七年后，1998年7月，一个令人震惊消息传到日本：雪

山脚下明永村的村民，在冰川上发现了登山者的遗体。 收到消息，小

林毫不犹豫参加了日方负责接回遗骸的收容队，马上前往卡瓦格博。

在冰川上，小林见到了队友们的遗物和遗体。小林说，虽然遗骸看似很

小，好像只是灵魂蜕弃的空壳，但却出乎意料的沉重。7年间，登山队

员的遗体在雪山上结冰、融化、再结冰……随着冰川的移动，又通过了

高达千米的冰瀑到达冰川，已经变形残缺到难以辨认，10具遗体中只

有5具能够根据衣物上的姓名标签确定出身份。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小林轻声对遗体说。一具遗体在胸口贴身的口

袋里还放着女友的情书，一具遗体的姿势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努力要

抓住什么，能感受到他对活下去的强烈执念。小林说，登山是为了感受

生存，死亡当然不是出于本意。

山难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在遗物中，小林似乎找到了一些

线索。发现的十六具遗体中，有十具遗体都被裹在睡袋中，应该是大家

都打算睡觉的时候，发生了山难。而且在遗物中，有两位日本登山队员

的日记本，他们的记录都停在十点半，那两本笔记本的那一页都夹着

笔，甚至有一个起头的记号，本子的主人打算记些什么，可是就在那一

刻，雪崩发生了，他甚至没来得及写下最后一行字。 



按理说，这次遗体搜寻，总该让小林放下了队友遇难的执念，放下这段

回忆，继续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是，小林为什么反而把这次旅程看做

一个开始，继续花上20多年来寻找遗体呢？

读完全书，我认为是两件事情改变了小林的想法。

在大理把遇难者遗体进行火化后，一位日本遗属捧着骨灰盒喃喃自语

道：“山难之后已经七年，今天终于真正了结了啊。”这句话一下子点

醒了小林。小林说，从那一刻起，他意识到了逝者遗体对活着的人的意

义。笹仓父母等遗属的反应，极大地震动了小林，回到日本后，小林辞

去了工作，决定以摄影为业，没有官方组织搜查队，他就独自一人继续

搜寻其他队友的遗体。慰藉队友的家属，是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他意识到了登山队员的遗体可能会污染环境。

第二年，小林再次来到雪山山脚下的明永村，借住在明永村村长扎西的

家里。每天清晨，扎西的老母亲都从村子中央的水渠打水回来，倒进厨

房的缸里。村中央的水渠直引明永冰川的融水，水量丰富，即使在夏天

也冰凉刺骨，这天赐的水源是村里人的骄傲。每次一想到水源被登山队

员们的遗体和遗物污染了，小林都在心里感到一阵刺痛和羞愧。清理遗

体，保证村民水源的安全和干净，也成为他坚持寻找遗体的重要原因。

随后，在明永村长达一年的驻扎中，小林和村支书扎西每隔一两周就要

进山搜寻一次，这一轮的搜寻又发现了四位队员的遗体，尽管有些遗体

只剩被裹在登山鞋里的足部骸骨。每年夏季，冰川持续融化，遗物陆续

暴露在冰面上，大块遗骸不多，主要是碎布、塑料碎片。到2019年，

小林一行人一共找到并确认了十六位队员的遗体，剩下尚未发现的只有

队医清水久信一人。

小林的本意是搜寻遗体和遗物，但他还意外获得了一个学术发现。历史

上，从未有过对梅里雪山明永冰川流速的正式测量，小林和扎西等人在

进行搜寻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实测，通过遗体移动的距离和时间计算出，

卡瓦格博的明永冰川的流速在每年 200 米至 500 米之间。根据当代冰



川学者的研究，明永冰川的流速是喜马拉雅山脉上冰川流速的十倍左

右，它很可能是全球山岳冰川中流速最快的一个。小林感慨说：“遇难

的十七人中有冰雪和气象研究的专家。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让我

们得知了这样一处冰川的存在。”

说完了遗体搜寻，我们再来看看小林尚礼是如何融入明永村的？山难又

是如何改变了当地人和登山队员亲友的人生？

寻找十七位友人的遗体，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小林在这件事上几乎

花去了他一生最好的时间，可以说，他是以一个奉献者的姿态去做这件

事的。他应该获得尊敬。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雪山脚下的明永

村村民完全不待见小林，他们常常以满含敌意的目光看着他。

因为在村民看来，小林代表的，是那群玷污神山后，遭受惩罚的外国

人。村民无法忘记登山者对他们信仰的践踏。小林刚到明永村的时候，

给他住的是四面漏风的废弃屋子。他无法一个人将沉重的遗体搬下山，

就拜托村民们，村民们却是很厌恶的样子。他深知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客

人。可是小林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想了解村民的想法，他想了解村民们

为何信仰着这座神山。小林面临着如何才能获得村民信任的重大挑战。

一开始，小林的中文不好，他甚至无法表达他的善意。他和村长的交流

只能用写字来实现。但出乎意料的是，村长扎西在纸上写下：“欢迎你

来到我们村子，我正发愁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遗体。去年搜寻遗体时，

你把营地的所有垃圾都清理干净才下山，我觉得可以信任你。你住在我

家吧，我来保证你的安全。”小林感到了沉甸甸的信任，原来除了语

言，还有其他东西能让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彼此理解。

村长和小林定下规矩，每搬运一具遗体，小林需要支付给明永村800

元，扎西村长把这800元的去向规定得明明白白，每个参与搬运的村民

获得100，剩下的钱平分给每一户。 100元在农村虽然不少，但在游人

如织的明永村，这是个不划算的事。于是扎西村长用抽签的方式，让抽

到的人家出人参与搬运，领取报酬。扎西这个举措安抚了村民，即便是



对登山队和日本人有敌意的村民，也不会再在面上表现得不满，更重要

的是，随着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搜寻工作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大

家知道了，小林搜寻遗体也是为了保护村里的水源安全。

但是，小林依然对村民的信仰不够了解。一天搜寻完遗体，在坑坑洼洼

的下山路上，小林问扎西：“关于攀登梅里雪山这件事，你是怎么看

的？”此前，他从未敢和当地藏民提起这个话题。小林在书中提到，他

至今还记得那一刻扎西的神情，他驻足瞪视着小林，一字一句地

说：“任你是谁，都绝对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就像亲人一样。

如果踩你亲人的头，日本人也会生气吧？” 小林说：“我被扎西搏命

般说出来的话击溃了，不由地退缩了一下。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了解

得越多，对人与山之间的深刻联系感受得也就越多，我不断地思考我们

一直在做的‘登山’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小林开始认真观察着身边村民，他发现，明永村的清晨，是由村民的一

声“呀拉索”，向梅里雪山的祈祷声中开始的。对雪山的信仰就是村民

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风雨无阻。2001年，卡瓦格博禁登了，但更多

的人来到神山脚下的朝圣，为了能更好地认识藏民们心中的神山，小林

分别在1999年、2000年和2003年和明永村的村民一起，完成了三次转

山之旅。转山是一种盛行于西藏等地区的宗教活动，步行围着圣山转一

圈或几圈，表示虔诚。村民们认为，一辈子若能转三次卡瓦格博是最吉

祥的。前两次转山，小林都是为了自己，2003年，他决定以吊唁十七

位逝去的友人为目的，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山巡礼。梅里雪山的转

山路，一圈需要10天左右，吃住都在外面，危险又辛苦。三次转山

后，小林对卡瓦格博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登山者时，小林只关

注白雪覆盖的峰顶，而现在他的眼中还有雪山脚下宽广土地上的种种事

物。既有生长着仙人掌的干热河谷，也有遍地高山植物的寒冷垭口，在

这个过程中，小林学会了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这片土地。



理解了神山的小林，也渐渐被明永村村民接受了。在他刚刚在明永村常

驻时，村民之间聊天时把他称作“那个外国人”。后来有一天，小林遇

到了一帮小孩子，其中一个男孩看到小林之后惊呼：“他是外国

人！”这时，周围的小孩们回答说：“他不是外国人，他是小林！”见

到遗体都不曾哭泣的小林，却在得到孩子们认可的那一刻落下眼泪。每

一年回到日本，小林都会把过去一年为村民拍的照片洗出来，等回到明

永村后挨家挨户发放 ，很多村民童年唯一的照片，就是由小林拍摄

的。可以说，小林是以他的谦虚诚恳，善良执着，数十年如一日地打动

了所有人。

后来，小林也曾带领遗属，来到明永村，见一见那座带走他们亲人生命

的雪山。队长井上的夫人，为了此行，辞掉了多年的工作。这一年，她

已是接近70岁的高龄了，在丈夫遇难后，她继续着丈夫作为队长的立

场和责任：别的遗属都急切盼望遗体早日找到，而她生怕自己丈夫的遗

体先被找到。她甚至祈祷，“请让他最后一个出现吧。”

来到山脚下，仰望着壮美的卡瓦格博峰，队长夫人说，她明白了为什么

她的丈夫最后要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冲顶了。小林感慨地说，经过岁月

的冲刷，人们心中的冻土都得以不同程度的融化。

最后，小林在冰川上找到了一卷蚀锈斑驳的胶卷，正是他们的遗物。冲

洗出来的照片中，有在山难地雪原上三号营地最后的全景，还有微笑着

搬运行李的队员。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的影像。遥隔二十多

年的时空，小林终于与友人们重逢了。朋友们在照片上依旧是年轻的二

十一岁的面庞，而拿着注视着照片小林已经头发花白了。

在小林和扎西的商议下，2006年，对十七位登山队员的纪念碑在明永

村落成，只使用汉字碑文，采用藏化风格。这座纪念碑至今仍被村民珍

视和守护着。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当我们谈及“梅里雪山山难”，并不是指1991年孤立的山难这一事

件。它只是一切的开始：随后两年的搜救，1996年的第三次攀登，

1998年明永冰川涌现出的遗体，2001年禁止攀登，2010年开始成为户

外胜地的村庄。小林讲述的，并不是山难本身，而是“登山文化与神山

文化的冲突”“村民和外国人的关系”等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小林

用二十多年一一记录、理解、抚平。

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正逢梅里雪山山难30年。这么多年里，小林

仅在2011年没有到访明永村，原因是他做手术切除了10％的左肺。康

复后，他马上又进入梅里雪山继续搜索，找到最后一名成员对他非常重

要，小林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想继续找。”

但在中文版出版的这一年，他的想法也开始改变了。根据测算，他认为

最后一位队员的遗体大概率已经从冰川末端流入河水之中。他在后记中

说，希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这样他可以再进一次梅里雪山，如果还是

一无所获，也许，他将结束这场近三十年的搜索。

他用了二十多年和亡友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梅里雪山也融入了他的心

灵，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回到日本后，小林在日本创立了“卡瓦格博研

究会”，研究藏族及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信仰。在他心中，死亡已不再

是结束，在目睹了挚友们的遗骸，又体验过藏族人对生死轮回所抱有的

认知和信仰后，他从一个蔑视信仰的年轻人，变成了敬畏自然的老人。

他说，也许越过死亡，生命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存续，他希望自己成为那

些永远留在梅里雪山的队友们意志的存续。

前往梅里雪山寻找十七具尸体，是一件面向过去的事情，但小林希望将

它转变为连接未来、具有创造性的事情。为了表达对明永村的感激之

情，村长扎西的女儿白玛次木在京都大学山岳社资助下去了日本读书，

这位开朗乐观的藏族女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京都大学。毕业后，白玛

次木和一位京都大学山岳社的同学结婚生子。



小林说，“十七人的遇难，原本是个悲伤的事件，却因为白玛次木一家

人的存在，在日本和梅里雪山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长久相

处，这是极为珍贵的。” 一座山改变了小林尚礼一个人的命运，也让

更多人联结在一起。

在今天解读最后的最后，请允许我占用你的十秒时间，为你念一下中日

友好登山队的十七位队员的名字，他们不幸的事故，是本书的故事的开

始。相信善良的你一定能理解，登山是为了感受生存，死亡不是他们本

意。

他们的名字是：井上治郎，佐佐木哲男，清水九信，近藤裕史，米谷佳

晃，宗森行生，船原尚武，广濑显，儿玉裕介，笹仓俊一，工藤俊二，

宋志义，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斯那次里，林文生。

而那位用一生寻找这十七位队友遗体的人，叫做：小林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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